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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二次备课 

    老师引导学生探究文本内容 一、学习目标 1.语言建构与运用:

整体把握相关章节的故事情节，通过分析人物身世及人物学诗经历，

了解香的性格。 2.思维发展与提升:拓展阅读相关章节,深入探究香

菱这一悲剧人物形象在《红楼梦》中的作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

欲和探索创新、积极思考的习惯。 3.审美鉴赏与创造:建构阅读整本

书的经验，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阅读鉴赏能力。 4.文化

传承与理解: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学生阅读名著的能力。 二、

教学重难点 重点:整体把握相关章节的故事情节，通过分析人物身世

及人物学诗经历，了解香的性格。 难点:拓展阅读相关章节，深入探

究香菱这一悲剧人物形象在《红楼梦》中的作用。 三、教学方法 反

复诵读法、引导点拨法、提问讨论法、分析总结法。 四、课时安排 1

课时。 实施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新课 判词猜人物: 【判词】 画

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泥干，莲枯藕败。后面书云: 根

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

乡 -香菱 判词解读: 第一句暗点香菱其名。香菱本名英莲，莲就是

荷，与荷同生池中，所以说根在一起第二句作者直抒胸臆，毫不掩饰

对她的同情。 第三句中的“两地生孤木”寓一个“桂"字，点出夏金

桂的名字。 第四句“致使香魂返故乡”指的是死亡，暗示香菱被夏

金桂虑待致死。 二、人物简介 香菱(甄英莲)是《红楼梦》中第一个

登场的女性人物，金陵十二钗副册之首，原籍姑苏。甄士隐独女，眉

心 有一点米粒大小的胭脂记。四岁那年元宵看社火花灯时因家奴霍

启(“祸起")看护不当而被拐子拐走。养大后原是卖给金陵公子冯渊

(“逢冤”)，中途却被薛蟠看上，为此打死冯渊抢走了她，宝钗给她

起名叫香荾。起初是薛姨妈丫，后为薛蟠之妾，因薛蟠外出被宝钗带

进大观园(香菱学诗)。



 薛蟠娶亲后因为主母夏金桂所不容，被其唆使薛蟠毒打。后与

薛蟠断绝关系随宝钗而去。八十回内未交代香菱 结局。 程高本后四

十回中仍为薛蟠妾室，夏金桂下毒害她却阴差阳错毒死自己。薛蟠出

狱后，香菱得以扶正，生下一子后难产离世，甄士隐亲自接她归入太

虚幻境。 香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精心设计的一个角色，作者

曹雪芹在《红梦》中刻画了很多女子，大约有两百多个，香菱是其中

一个小人物，甚至微不足道，但她也是作者倾注笔墨最多的一个人物，

同时她也是作品中一个较 为重要的人物。作为作者笔下的第一个女

子，香菱是文本的一条重要线索，她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悲惨命运和

痛苦经历，最为薄命。曹雪芹又煞费苦心地为香菱更改名字，从英莲

到香菱再到秋菱，通过莲和菱两个意象隐喻香菱坎坷的一生遭际。 

香菱贯穿文本始终，通过她引出很多重要人物，构筑起了故事的大框

架。她的悲剧命运也引起了读者对贵族官僚的痛斥，对封建制度、封

建礼教的深刻反思。 三、重点情节 1.英莲被拐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第一回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

有城曰间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间门外有个十里

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

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

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

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

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

名唤作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

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

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 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

欲何往 " 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

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

他去经历经历。” 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壁又将造劫历世去不

成 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



 "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

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

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

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

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

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

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

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

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

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

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

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

"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

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

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

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 那道人道:“趁

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 " 那僧道:“正合吾

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

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 道人道:

“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

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 

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

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则洗耳谛

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伦之苦。” 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

者。到那时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 士隐听了，不便再问。

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 ” 

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

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

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

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

两边又有一幅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



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露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

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所梦之事便忘了大

半。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

可喜，便伸手接



 来，抱在怀内，斗他顽要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

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

足蓬头，疯疯癫，挥霍谈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

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

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 ” 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 那

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 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撤身要进去，那

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

雪澌澌。 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

犹豫，意欲问他们来历。 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

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

号。” 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 

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试一问，如今悔却晚也。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

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什宦

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

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

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

有甚新闻否 ”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

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

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

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 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

“恕诳驾之罪，略坐，弟即来陪。" 雨村忙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

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这里

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

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

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的呆了。



 那甄家丫鬓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中旧服，

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

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

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

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定是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

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 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

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

尘中之知已也。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

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

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 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

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

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

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

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

曰: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食内待时飞。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

“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雨村忙笑道:“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

诞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 ”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

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

敝斋一饮， 不知可纳芹意否 "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

厚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

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看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

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限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

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己有

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

满把晴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士隐听了，

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

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 雨村因干

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

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



 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

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思虽不才，'义利’二字却

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

所学也。其盘费馀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

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

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

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

了三更，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

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雨村投谒

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

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 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

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

只得罢了。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

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

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 急得霍启直

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

了。 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

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

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看看的一月，士隐先就得了

一病，当时封氏孺人也因 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不想这日三月

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

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

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

势,如何救得下 直烧了一夜，方渐渐的熄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

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

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己。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

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

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

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

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

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



价薄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

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

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

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作等语。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

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

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挫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

足道人，疯癫落脱，麻屣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是: 世人都晓

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

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

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

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 只听见些'好’'了’'

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

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

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

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

如 ”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隐乃说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

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

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

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

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

人作嫁衣裳!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

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

道人飘飘而去。当下烘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 封氏闻得

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那讨音信 

无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翼伏

侍，主仆三人，日夜作些针线发卖，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日日

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请仔细阅读文本，简要概括本章的故事情节。 

本章主要记述了僧道谈论绛珠仙草为神瑛侍者还泪之事;僧道度脱甄

士隐女儿英莲未能如愿;甄士隐与贾雨村结识;英莲丢失;士隐出家;士

隐解《好了歌》。 2.英莲被卖 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

判葫芦案 如今且说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

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各不相让，以至殴伤人命。彼时雨村

即传原告之人来审。



 那原告道:“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

想是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爷原说第三

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薛家，被我们知道

了，去找拿卖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

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无影无踪，只剩了几

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犯，

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

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签差公人

立刻将凶犯族中 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

文书。正要发签时，只见案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儿，--不令他发签

之意。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侍从皆

退去，只留门子服侍。这门子忙上来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

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 "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紧，只是一时想

不起来。” 那门子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

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 "雨村听了，如雷震一惊，方想起往事。原来

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 

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热闹，遂趁年

纪蓄了发，充了门子。雨村那里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来是

故人。”又让坐了好谈。这门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贫贱之交不可忘。

你我故人也，二则此系私室，既欲长谈，岂有不坐之理 "这门子听说，

方告了座，斜签着坐了。雨村因问方才何故有不令发签之意。这门子

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 ” 

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 我竟不知。"



 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

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

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

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方才所说的这薛家，

老爷如何惹他!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皆因都碍着情分面上，所

以如此。”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与

雨村，看时，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谚俗口碑。其口碑排写得

明白,下面所注的皆是自始祖官爵并房次。石头亦曾抄写了一张,今据

石上所抄云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

房分，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阿房宫，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

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都太尉

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在籍。) 丰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铁。(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

分。)雨村犹未看完，忽听传点，人报:“王老爷来拜。"雨村听说，

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顿饭工夫，方回来细问。这门子道:“这四家

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今告打

死人之薛，就系丰年大雪之'雪’也。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

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 ”雨村听如此说，便笑

问门子道:“如你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 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

的方向了 "门子笑道:“不瞒老爷说，不但这凶犯的方向我知道，一

并这拐卖之人我也知道，死鬼买主也深知道。待我细说与老爷听: 这

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名唤冯渊，自幼父母早亡，

又无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长到十八九岁上，酷爱男

风，不喜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

看上了这丫头, 立意买来作妾，立誓再不交结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

了，所以三日后方过门。谁晓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他意欲卷了两家

的银子，再逃往他省。谁知又不曾走脱，两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

肯收银，只要领人。那薛家公子岂是让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将

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早已择定日子

上京去的，头起身两日前，就偶然遇见这丫头，意欲买了就进京的，



谁知闹出这事来。既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

带了家眷走他的路。他这里自有兄弟奴仆在此料理，也并非为此些些

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这且别说，老爷你当被卖之丫头是谁  雨村笑

道:“我如何得知。” 门子冷笑道:“这人算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

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名唤英莲的。 雨村罕然道:“原

来就是他!闻得养至五岁被人拐去，却如今才来卖呢



 "门子道:“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

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当日这英莲，我们天

天哄他顽耍，虽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其模样虽然出脱

得齐整好些,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认。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

粒大小的一点胭脂，从胎里带来的，所以我却认得。偏生这拐子又租

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

的，万不敢说，只说拐子系他亲爹，因无钱偿债，故卖他。我又哄之

再四，他又哭了，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这可无疑了。那日冯公

子相看了，兑了银子,拐子醉了,他自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后又

听见冯公子令三日之后过门,他又转有忧愁之态。我又不忍其形景，

等拐子出去，又命内人去解释他:"这冯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

不以丫鬟相看。况他是个绝风流人品，家里颇过得，素习又最厌恶堂

客，今竟破价买你，后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两日,何必忧闷!’他听

如此说，方才略解忧闷，自为从此得所。 谁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

事,第二日,他偏又卖与薛家。若卖与第二个人还好,这薛公子的混名

人称'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而且使钱如土，遂打

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 这冯公

子空喜一场，一念未遂，反花了钱，送了命，岂不可叹!”雨村听了，

亦叹道:“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

看准了这英莲 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头路，且又是

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这薛家纵

比冯家富贵，想其为人，自然姬妾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定情

于一人者。这正是梦幻情缘，恰遇一对薄命儿女。且 不要议论他，

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才好 "门子笑道:“老爷当年何其明决，今

日何反成了个没主意的人了!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

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

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

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

时， 岂可因私而废法 是我实不能忍为者。"门子听了，冷笑道:“老

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

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



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雨村低了半日

头，方说道:“依你怎么样 "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

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原凶自然是拿

不来的，原告固是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

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令族中及地



 方上共递一张保呈，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堂上设下乩坛，

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爷就说:'乩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夙

孽相逢，今狭路既遇，原应了结。薛蟠今己得了无名之病，被冯魂追

索已死。其祸皆因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系某乡某姓人氏，按法处

治，余不略及’等语。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实招。众人见乩仙批

语与拐子相符，余者自然也都不虚了。 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

也可，五百也可，与冯家作烧埋之费。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不过

为的是钱，见有了这个银子，想来也就无话了。老爷细想此计如何 ”

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压服口声。" 二人

计议，天色已晚，别无话说。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

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薛家仗

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

案。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甚话说了。雨村断了此案，急忙

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

不必过虑”等语。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

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业,后来到底寻了个不

是, 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当下言不着雨村。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

渊的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

幼年丧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遂至老大无成，

且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

表字文起，五岁上就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

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

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

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 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

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纪,只

有薛蟠一子。 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

举止娴雅。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

竟高过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

只留心针家计等事，好为母



 亲分忧解劳。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

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

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二则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

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 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

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

一游,便趁此机会,一为送妹待选，二为望亲,三因亲自入部销算旧帐，

再计新支，--其实则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因此早已打点下行装细软，

以及馈送亲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类，正择日一定起身，不想偏遇见了拐

子重卖英莲。薛蟠见英莲生得不俗，立意买他，又遇冯家来夺人，因

恃强喝令手下豪奴将冯渊打死。他便将家中事务一一的嘱托了族中人

并几个老家人,他便带了母妹竟自起身长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 他

竟视为儿戏，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在路不记其日。那日

己将入都时，却又闻得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薛

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进京去有个嫡亲的母舅管辖着,不能任意挥

霍挥霍,偏如今又升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因和母亲商议道:“咱们

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没人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

着租赁与人，须得先着几个人去打扫收拾力好。” 他母亲道:“何必

如此招摇!咱们这一进京，原该先拜望亲友，或是在你舅舅家，或是

你姨爹家。他两家的房舍极是便宜的，咱们先能着住下，再慢慢的着

人去收拾，岂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升了外省去，家里自

然忙乱起身，咱们这工夫一窝一拖的奔了去，岂不没眼色。”他母亲

道:“你舅舅家虽升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你舅舅姨娘

两处，每每带信捎书，接咱们来。如今既来了，你舅舅虽忙着起身，

你贾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们。咱们且忙忙收拾房屋，岂不使人见怪 

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舅姨爹住着，未免拘紧了你，不如你各自

住着，好任意施为。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

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带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你

道好不好 " 薛蟠见母亲如此说，情知扭不过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

奔荣国府来。那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贾雨村维持了结，才

放了心。又见哥哥升了边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亲戚来 往，略加寂

寞。过了几日，忽家人传报:“姨太太带了哥儿姐儿，合家进京，正



在门外下车。”喜的王夫人忙带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厅，将薛姨妈等

接了进去。姊妹们暮年相会，自不必说悲喜交集，泣笑叙阔一番。忙

又引了拜见贾母，将人情



 土物各种酬献了。合家俱厮见过，忙又治席接风。薛蟠已拜见

过贾政，贾琏又引着拜见了贾赦，贾珍等。贾政便使人上来对王夫人

说:“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轻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

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间房，白空闲着，打扫了，请姨太太和

姐儿哥儿住了甚好。" 王夫人未及留，贾母也就遣人来说:“请姨太

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等语。薛姨妈正要同居一处，方可拘

紧些儿子，若另住在外，又恐他纵性惹祀遂嵩号字“一应日费供给一

概免却，方是处常之法。" 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遂亦从其愿。从

此后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 原来这梨香院即当日荣公暮年养静

之所，小小巧巧，约有十余间房屋，前厅后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

薛蟠家人就走此门出入。西南有一角门，通一夹道，出夹道便是王夫

人正房的东边了。每日或饭后，或晚间，薛姨妈便过 来，或与贾母

闲谈，或与王夫人相叙。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处，或看书下棋，

或作针，倒也十分乐业。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贾宅居住者，

但恐姨父管约拘禁，料必不自在的，无奈母亲执意在此，且宅中又十

分殷勤苦留，只得暂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扫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过

去的。谁知自从在此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

已认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纨绔气习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

明日观花，甚至聚赌 嫖娼，渐渐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

了十倍。虽然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则族大人多，照管不到这

些:二则现任族长乃是贾珍，彼乃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

自有他掌管:三则公私冗杂，且紧性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

不过看书着棋而己，馀事多不介意。况且这梨香院相隔两层房舍，又

有街门另开，任意可以出入，所以这些子弟们竟可以放意畅怀的，因

此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灭了。 简述《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

案”的过程。贾雨村补授应天府，薛姨妈之子薛蟠，与冯渊争买英莲，

将冯渊打死，被告至应天府。雨村欲拿薛蟠，当日葫芦庙小沙弥，如

今雨村门子阻其发签，说薛家乃“护官符"上之“雪”(薛)。雨村惧

怕四大家族的势力，听门子之计，徇情枉法，胡乱判了此案。最后薛

蟠夺走英莲，又逍遥法外。 薛家“百万之富”，薛母乃王子腾之妹，

与贾政夫人王氏一母所生。薛蟠要自家另住，薛姨妈要和王夫人“厮



守几日”。进贾府后住梨香院。



 写出“护官符"的内容，简要分析其表现的内涵及所反映的社会

现实。“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官，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

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 好大雪，珍珠如土

金如铁。”从“护官符"中我们可以看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尊贵、豪

富、奢侈，说明了贾、史、王、薛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明确了

贾府的外部环境，从而反映了当时宫廷及官场的腐败、封建贵族及其

家庭的腐朽、社会现实的黑 根据贾雨村在英莲一案中的表现，简要

分析其性格特点。通过英莲一案的审理过程可以看出贾雨村的性格特

点:①虚伪、圆滑、世故。门子的主意虽合贾雨村心意，可他却摆出

一副清官的姿态,既要弄鬼欺人又要装作公正。②徇私枉法。最终胡

乱判案，放过薛蟠。③忘恩负义。明知英莲是恩人的女儿，却不相救。 

暗。 ④狡猾阴险，心狠手辣。怕门子揭其底细，充发了他。 3.香菱

学诗 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且说薛蟠听

见如此说了，气方渐平。三五日后，疼痛虽愈，伤痕未平，只装病在

家，愧见亲友。展眼已到一月，因有各铺面伙计内有算年帐要回家的，

少不得家内治酒钱行。内有一个张德辉，年过六十，自幼在薛家当铺

内揽总，家内也有二三千金的过活，今岁也要回家，明春方来。因说

起“今年纸札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贵的。明年先打发大小儿上来当铺

内照管，赶端阳前我顺路贩些纸札香扇来卖。除去关税花销，亦可以

剩得几倍 利息。”薛蟠听了，心中忖度:“我如今挨了打，正难见人，

想着要躲个一年半载，又没处去躲。天天装病，也不是事。况且我长

了这么大，文又不文，武又不武，虽说做买卖，究竟戥子算盘从没拿

过，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点几个本钱，和张德辉逛

一年来。赚钱也罢，不赚钱也罢，且躲躲羞去。二则逛逛山水也是好

的。"心内主“好歹你守着我，我还能放心些。况且也不用做这买卖，

也不等着这几百银子来用。你在家里安分守己的，就强似这几百银子

了。” 薛蟠主意已定，那里肯依。只说:“天天又说我不知世事，这

个也不知，那个也不学。如今我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如今要

成人立事，学习着做买卖，又不准我了，叫我怎么样呢 我又不是个

丫头，把我关在家里，何日是个了日 况且那张德辉又是个年高有德

的，咱们和他世交，我同他去，怎么得有舛错



 我就一时半刻有不好的去处，他自然说我劝我。就是东西贵贱

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问他，何等顺利，倒不叫我去。过两日

我不告诉家里，私自打点了一走，明年发了财回家，那时才知道我呢。

"说毕，赌气睡觉去了。 薛姨妈听他如此说，因和宝钗商议。宝钗笑

道:“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正是好的了。只是他在家时说着好听，

到了外头旧病复犯，越发难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许多。他若是真改

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妈也不能又有别的法子。一半尽人力，

一半听天命罢了。这么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门，干

不得事，今年关在家里，明年还是这个样儿。他既说的名正言顺，妈

就打谅着丢了八百一千银子，竟交与他试一试。横竖有伙计们帮着，

也未必好意思哄骗他的。二则他出去了，左右没有助兴的人，又没了

倚仗的人，到了外头，谁还怕谁，有了的吃，没了的饿着，举眼无靠，

他见这样， 只怕比在家里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妈听了，思忖半晌

说道:“倒是你说的是。花两个钱，叫他学些乖来也值了。"商议已定，

一宿无话。至次日，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在书房中命薛蟠款待

酒饭，自己在后廊下，隔着窗子，向里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薛蟠。 

张德辉满口应承，吃过饭告辞，又回说:“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

大世兄即刻打点行李，雇下骡子，十四一早就长行了。” 薛蟠喜之不

尽，将此话告诉了薛姨妈。 薛姨妈便和宝钗香菱并两个老年的嬷嬷

连日打点行装，派下薛蟠之乳父老苍头一名，当年谙事旧仆二名，外

有薛蟠随身常使小厮二人，主仆一共六人，雇了三辆大车，单拉行李

使物，又雇了四个长行骡子。 薛蟠自骑一匹家内养的铁青大走骡，

外备一匹坐马。 诸事完毕，薛姨妈宝钗等连夜劝戒之言，自不必备

说。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辞了他舅舅，然后过来辞了贾宅诸人。贾珍

等未免又有钱行之说，也不必细述。至十四日-早，薛姨妈宝钗等直

同薛蟠出了仪门，母女两个四只泪眼看他去了，方回来。薛姨妈上京

带来的家人不过四五房，并两三个老嬷嬷小丫头，今跟了薛蟠一去，

外面只剩了一两个男子。因此薛姨妈即日到书房，将一应陈设玩器并

帘幔等物尽行搬了进来收贮，命那两个跟去的男子之妻一并也进来睡

觉。又命香菱将他屋里也收拾严紧，“将门锁了，晚间和我去睡。"



 宝钗道:“妈既有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我们

园里又空，夜长了，我每夜作活，越多一个人 岂不越好。”薛姨妈听

了，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该叫他同你去才是。我前日还同你哥哥

说，文杏又小，道三不着两，莺 儿一个人不够伏侍的，还要买一个

丫头来你使。"宝钗道:“买的不知底里，倘或走了眼，花了钱小事，

没的淘气。倒是慢慢的打听着，有知道来历的，买个还罢了。”一面

说，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妆奁,命一个老嬷嬷并臻儿送至蘅芜苑去,

然后宝钗和香菱才同回园中来。香菱道:“我原要和奶奶说的，大爷

去了，我和姑娘作伴儿去。又恐怕奶奶多心，说我贪着园里来顽，谁

知你竟说了。" 宝钗笑道:“我知道你心里羡慕这园子不是一日两日

了，只是没个空儿。就每日来一趟，慌慌张张的，也没趣儿。所以趁

着机会，越性住上一年，我也多个作伴的，你也遂了心。” 香菱笑道:

“好姑娘，你趁着这个工夫，教给我作诗罢。"宝钗笑道:“我说你'

得陇望蜀’呢。我劝你今儿头一日进来，先出园东角门，从老太太起，

各处各人你都瞧瞧，问候一声儿，也不必特意告诉他们说搬进园来。

若有提起因由，你只带口说我带了你进来作伴儿就完了。回来进了园，

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 香菱应着才要走时，只见平儿忙忙的走来。

香菱忙问了好，平儿只得陪笑相问。宝钗因向平儿笑道:“我今儿带

了他来作伴儿，正要去回你奶奶一声儿。" 平儿笑道:“姑娘说的是

那里话 我竟没话答言了。”宝钗道:“这才是正理。店房也有个主人，

庙里也有个住持，虽不是大事，到底告诉一声，便是园里坐更上夜的

人知道添了他两个，也好关门候户的了。你回去告诉一声罢，我不打

发人去了。 平儿答应着，因又向香菱笑道:“你既来了，也不拜一拜

街坊邻舍去 "宝钗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儿道:“你且不必往我

们家去，二爷病了在家里呢。" 香菱答应着去了，先从贾母处来，不

在话下。 且说平儿见香菱去了，便拉宝钗忙说道:“姑娘可听见我们

的新闻了 ”宝钗道:“我没听见新闻。因连日打发我哥哥出门，所以

你们这里的事，一概也不知道，连姊妹们这两日也没 见。 平儿笑道:

“老爷把二爷打了个动不得，难道姑娘就没听见 "宝钗道:“早起恍

惚听见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来了。又

是为了什么打他 ”平儿咬牙骂道:“都是那贾雨村什么风村，半路途



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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